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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文革

本报特约作家本报特约作家 邹雷邹雷

南京·东京(二十一）

本报特约作家本报特约作家 叶志江叶志江

(接上一期)
侯国屏：
校庆那天，连果义、蒯大富、英

英和文霞要我导游，表示一定要去
看看叶志江《晚风轻轻吹过树林》
中的那个长椅。从二校门到西门
的河边一共有两个这

样的长椅。面朝河，背对马
路，用水磨石制成，椅背很高。路
上的行人不刻意关注，是不易看到
树丛后椅子上坐的人的。现在清
华的孩子们只

知道有个情人坡（在北院旧址
处），不知道这里的。也就是老人
们来这里看看了。

叶志江：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他（她）心

中的长椅，或许还不止一个，虽岁
月之久远而永存记忆。譬如，在湖
北小站的树林边上那张未经加工
的石凳当然不会有这河边的长椅

那样幸运被保存至今，但在我的脑
海中却从未消失过。

林海：
浅浅的流水是从南往北流

的。侯国屏可以作证。水往北流，
风往南吹，似乎暗藏玄机。

红色和绿色调在一起会变成
什么颜色？在加法系统中，例如电
脑屏幕、电视等能自发光的物体，
红色和绿色相调和变成黄色。而
在减法系统中，例如油画、汽车喷
漆等反射光线的物体，红色和绿色
相调和变成黑色。但是还有一些特
例，即虽然是反射光线的物体，但是
色彩并不完全调和在一起，例如法国

“点彩派”的绘画和中国的刺绣，红色
和绿色密布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看起
来熠熠闪动的黄色。叶志江，你能由
此感悟到什么象征意义吗？

叶志江：
我们的影视大导演都深通此道，

可按不同的题材选择不同的色彩混
合原理。例如电影《色，戒》便将抗日
锄奸的红色和男女之情的绿色混合

成黄色的床上戏，让观众大饱眼福。
狂奔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追逐的镜
头是那些关于黑社会的暴力片少不
了的镜头，那一类影片都是将红色的
血和绿色的美钞混合成恐怖的黑
色。法国言情片总是将红男绿女的
故事拍得金光闪闪，中国的宫廷片则
将红墙绿瓦的镜头化入龙袍上熠熠
闪动的金黄色。

沈昆：
叶兄，你这令人神往的晚风，

怎么一下子就吹过去了，广州之行
难道就终止于火车上？还是你施
展了什么手法（蒙太奇之类？），后
面还将回放？叶兄，我想你删掉了
如果不是最精彩的也是非常精彩
的一些内容，对吧？

叶志江：
GOTO 我的开场白，将最后一

段像国屏兄那样“一句一句，仔细
琢磨”。我已经说了，这不是一个
完整的故事，我删去了许多情节，
仅留下革命和爱情间的互动。沈
兄，让我们重温最高指示：“你们要

关心国家大事。”
《色，戒》公映，三场床戏全部

被删。街头巷尾便传得欲仙欲死，
让卖盗版的小贩大贩狠狠地赚了
一票。大凡读者或观众的心理都
一样，越是说被删掉了，越是想探
个究竟。

托尔斯泰写《安娜 • 卡列尼
娜》，渥伦斯基和安娜的那场床戏
被托翁删掉了所有细节，只用了一
句话“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你会
忘掉那些赤裸裸的镜头，但你不会
忘掉这句话和你由此产生的联
想。李安和托翁孰优孰劣，可立
判。

作为爱情故事，当然会有许多
美丽的和不那么美丽的情节、种种
复杂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每个人行
为的是非和恩怨。你可以说这都
是些很精彩的内容，但这都偏离了
本文的主题。

侯国屏：
《随园诗话》中有柳永的一段

佳话。仁宗标榜儒雅，不喜浮艳虚

薄之文。进士柳三变，好为青楼烟
花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
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及临轩放榜，仁宗特意将柳三变贬
落于孙山外，曰：“且去浅斟低唱，
何要浮名！”直至景佑元年，柳方及
第。后易名为永，始辗转入仕途。

然则千载之下，一代词宗柳永
的大名依然家喻户晓，但还有谁记
得宋仁宗呢？

（接上一期）
新干线、巴士、铁路交通也全

部堵塞，她又马上给大女儿一竹发
电子邮件，一竹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到日本上班，她通过各种方式联系
父亲和小妹妹。最后，一家人终于
联系上了。原来刘洪友正在往银
座去，打算参加一个书法展。回家
的路上交通暂时阻断，他和大女儿
一竹、小女儿一樱暂时在银座王朝
饭店住了一宿。

刘洪友全家都在关心这次日
本史无前例的大地震。从电视
里看到，地震引发了海啸，海水
以摧枯拉朽之势吞噬了一座座
民房，这些在几分钟前还安居乐
业的居民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
踪。日本气象厅 11日说，当天发
生的强烈地震已在日本东北太
平洋沿岸引发巨大海啸。电视画
面显示，高达数米的海浪将车辆民
居等卷入海中。

人在暴虐的大自然面前是那
么地苍白无力，完全处于任其宰割
任其摆布的境地。在岩手县，相关

机构观测到高达 4米的海浪，地震
还可能引发高达 10米的海浪。这
些海浪像一个巨大的食人鲸鱼，瞬
间能把所有的东西吞没。

这次的地震是灾难性的，全
国各地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损失。宫城县仙台市发生大规
模停电。市内多处发生燃气泄
漏。

仙台机场全部航班停止起
降。千叶县 JFE钢铁东日本炼铁
厂因燃气管道破损发生爆炸，火
焰冲上数十米高，生产被迫中
断。据统计，震后日本由于燃气
泄漏等原因，共有 84处地点发生
火灾。

宫城县地方消防部门则称，
利府町购物中心的天花板坍塌，有
多人被埋。NHK电视台报道说，目
击者称有“数人受伤”。

地震后，东京附近的千叶县
市原市一油罐储库起火。当地电
视台画面显示民众纷纷从楼中跑
出。东京警视厅透露，东京台场的
东京电信中心大楼附近冒出浓浓
的黑烟。东京一座大型购物商场
屋顶坍塌，有人员受伤，但数量不
明。日本著名地标性建筑东京塔
11日下午因受强烈地震影响，塔顶
部三分之一处出现歪斜。

日本强烈地震摇动地轴，导致
本州岛平移3.6米。

接下来，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
漏事故等级从4级提高为5级。这
是日本迄今最为严重的核泄漏事
故。

日本明仁天皇在当地时间 16
日下午通过电视向日本国民发表
讲话，他祈祷在这次大地震和海啸

后人民平安，并对正在升级的核危
机表示关注。

日本发生地震后，时任中国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此致电日本首
相菅直人，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
府和人民致以深切慰问，表示中方
愿向日方提供必要的帮助。同日，
杨洁篪外长致电日本外相松本刚
明表示慰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11日
说，中方已向日方表示，为帮助日
本抗震救灾，愿意向日本派遣救援
队和医疗队。中国红十字会已经
向日本红十字会捐款 100万人民
币。

三年前是祖国大地震，刘洪友
组织日本学生募捐；现如今是居住
国大地震，他决定飞回南京，组织
南京人募捐。

刘洪友联系了三位朋友，一位
是南京云上文化艺术中心董事长
崔卫东，另一位是南京新城市广场
董事长朱献国，还有一位是南京石
林集团总裁刘正云。

3月 27日下午，南京市长江
路艺术中心门前，“为日本大地震
募捐”的标语十分醒目。南京艺术
及企业界等各界人士200多人汇聚
在中心二楼展厅，为日本地震灾区
举行了赈灾义捐活动。

南京云上文化艺术董事长崔
卫东说：“旅日中国著名书法家、日
中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全日本华
人书法家协会主席刘洪友先生特
地回到南京，将与来自南京、苏州、
镇江、淮阴等地的著名书画家、企
业家一道，为日本赈灾义捐。”

刘洪友在活动现场说：“灾难
无情人道有情，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唇齿相依，在日本人民遭受如此苦
难的时候，理当患难与共慷慨解
囊。”

时任中国书协顾问、江苏省书
协主席尉天池挥毫写下了“胜日寻
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
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和“群鸿戏海，云鹤游天”两
幅十二平尺的作品。时任江苏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书
协主席孙晓云女士写下了“勇者
胜”“仁者寿”“大爱无疆”三幅八
平尺书法作品。知名书法家徐
纯原、桑作楷、邵希平，画家李小
白、王志华、刘健等30余人，个个都
是现场创作，这也是以前很少见的
场景。

活动现场，书画家们现场泼
墨，企业家们纷纷解囊，饱含中国
人民对日本灾区人民的深情，共募
集捐款人民币 804220元。日本驻
上海总领事馆领事影山刚士先生
代表日本灾区人民接受了捐款。

当问起刘洪友为什么热衷于
做中日民间交流使者，做“两国地
震两地募捐”这样的事时，他是这
样说的：“我并不是刻意要做中日
民间交流使者，最起码我自己没有
这么去想。我在日本事业起步阶
段就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帮助，这只
能算是朴素的知恩图报。我生活
在日本，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我
也想着中国好，想着日本好，想着
中日两国关系好，这样我们在日华
侨才能过上好日子。”

日本的外务大臣表彰奖，是日
本政府设立的奖项，表彰对象是在
日本的对外关系领域做出巨大贡
献并取得显著功绩的人士。因长

年跋涉在文化丝绸之路上，专注从
事中日交流事业，2016年，刘洪友
获此殊荣，也是唯一的在日华人获
奖者。

外务省的“受赏者功绩概要”
称：刘洪友氏，1988年来日，1998年
设立“中国书法学院”，2002年设立
了 NPO 法人日中文化交流促进
会。一直以来，他通过书道为日中
文化交流（书道教育、举办书道展、
促进中日书法家的交流）尽心尽
力。2008年，他在中国南京开设了

“和平友好樱花园”，种植了8000多
株樱树，还树立了 130座日中韩书
道作品的石碑。“和平友好樱花园”
以举办日中共同赏樱会为首，还展
开了各种各样的日中文化交流事
业。通过这些活动，刘洪友为促进
日中友好亲善和相互理解做出了
贡献。

当日上午，刘洪友还分别收到
居住地葛饰区区长青木克德、中国
驻日本国大使程永华发来的贺电。

刘洪友表示，推动中日友好，
应该从文化互动做起。无论是
推动中日书法交流，还是创建

“和平友好樱花园”，就是给文化
和艺术搭台，让更多中国人了解
日本，也让日本人了解中国人民
渴望和平与美好生活的愿望。
刘洪友的最大愿望，是把多年来
在日本的亲身经历告诉祖国人
民、南京人民。让祖国人民了解
到日本各界人士对中国的友好
情谊，把纯正的日本古典文化和
现代文明，把日本人民反对战
争、倡导和平的心声传达给南
京，传送给中国，让中日友好世
世代代传递下去。

晚风轻轻吹过树林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
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派。一派
以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

（前排左一）为首，称为井冈山
兵团总部，俗称“团派”。另一派以
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前排
右一）为首，

称为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俗
称“414 派”。两派的人员则分别称
为“老团”和“老四”。

清华大学几万名师生员工中
绝大部分人，或因政治观点的不
同，或因个人的经历、地位等不同，
甚至因同学间关系的亲疏和其他

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属两派。在两
派发展的鼎盛期，团派号称拥有一
万多人，而 414 派号称拥有七八千
人。

1968 年 4 月 23 日，两派学生
在打了一年笔墨官司后终于兵戎
相见，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真枪实弹
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
大武斗”。这场武斗夺去了十多个
年轻的生命，也为席卷全国的红卫
兵运动划上了句号。

在大武斗中，我和热恋中的
女友陈育延没有投身于正面战
场，而是客串了一个被人称之为
英雄救美的插曲。这次客串，虽
说很冒了一点生命危险，但在日
后却成为一段佳话，四十多年后

的今天还有人已经或打算写入
他们的书中。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对这
件事的解读也就相异。红卫兵领
袖沈如槐看到的是清华两派你死
我活的斗争注一；大学教授曾昭奋
看到的是文革对科学的亵渎注二；
而女性的感触又使得黄肖路和杜
欣欣两位女士更关注事件的爱情
层面注三。

当我回顾这段往事时，我最大
的感受却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倘
若要给清华文革留下一点什么真
相的话，或许我因“救美”而身陷科
学馆黑牢的遭遇可以为清华百日
大武斗中的个人命运提供一个独
特的视角。

1968 年 5 月 中 旬，我（左二）
从内蒙回到已成为武斗战场的清
华园。当我找到陈育延时，她立即
告诉了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我们
这一派（团派）的人活活打死了
414 派一个叫孙华栋的学生。我们

两人本来就反对武斗，这件刚
发生的事更使我们感到武斗的残
忍。陈育延是团派的总部委员，但
她决定宁可不要这顶乌纱帽，也不
参与武斗了。

5 月 19 日，我们准备离开清华
回家。临走前，陈育延将一个装有
十几本日记的书包放在我的自行
车后架上。当我推着自行车和她
走到大礼堂时，在我们前面有两条
路通向校门，右手一条路要经过

414 派占领的科学馆，而左手一条
路则是经过团派的据点。

我和陈育延开玩笑：“敢不敢
从右面这条路走？”不料我的这句
玩笑话竟使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
考验。

当时，偌大清华园里几无行
人。我们在右边的路上走了没有
几步路，就被科学馆屋顶上放哨的
人发现。好在武斗初期，双方都还
没有真枪真炮，使用的都是人类最
原始的武器。屋顶上的人用大弹
弓将拳头大的石头向我们射来，以
示警告。

陈育延性格刚烈，几块石头反
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我后退的建
议。(未完待续）

救美


